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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底层的命运迁徙和灵魂之痛 

———评楚荷长篇小说《狗崽王三》

周　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楚荷新作《狗崽王三》通过主人公狗崽王三的自叙，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形式，讲述了当代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痛苦，体现出作者对转型时期沦为牺牲者的底层民众命运的真切同情和对他们未来出路的严

肃思考，是楚荷进行底层叙事的又一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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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９０年代，“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
学研究者的视野，紧接着，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引

发了新一轮对描写社会底层人生作品的研究。以

２００４年《天涯》杂志发起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
述”专题讨论为标志，“底层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

术热点。目前学界对“底层”与“底层文学”的定义

争论颇多，相对来说，刘旭的界定比较符合共识，得

到广泛认可：“其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

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

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

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表达自己的能

力”。［１］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

劳动者，是缺乏言说能力的沉默的大多数，需要一

个智识更高的“他者”来帮助言说苦难和不公平。

于是，非底层或已经脱离了底层的作家进行“底层

文学”的创作被认为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的体现。这样“底层”就不仅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概

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有良知的作家自主追求的叙

事对象。

继《苦楝树》和《工厂工会》相继在《当代》杂志

上发表并广受好评之后，楚荷又沿着其一贯的现实

主义风格创作了个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狗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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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部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通过主

人公狗崽王三对自己坎坷的 ４０年人生经历的自
叙，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社会转型

时期所经历的人生变故。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底层

情怀和作者对转型时期沦为牺牲者的一代普通民

众未来出路的追问与思考。

一

对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始终存在一个“知识

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底层人

民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无庸置疑的。在《天

涯》杂志组织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

中，刘旭提出这样的观点：“底层是统治者的‘他

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

然而非底层人士或已经脱离底层的人士对底层的

表述却“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

仍然没有出现。”［１］评论家们对当前底层文学的创

作存在一种“表达的焦虑”，他们担心作为代言人的

作家是否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细致

的考查，能否真正从底层民众的真实需求出发，还

原他们生活现状，表达他们内心感受；作家们是否

会利用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将对底层的表述作为一

种工具，来表达他们某些先在的思想观念。部分底

层文学作品似乎印证了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有

的作家对底层民众的描写仅仅是生存状况的展示，

一描写底层就陷入了苦难叙事，比苦比狠；有的作

家则以精英身份居高临下地批判底层人民的丑陋，

认为他们的不幸是自己造成的。

关于如何表述底层的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

泛关注与讨论。南帆认为：“鲁迅为首的一批现代

作家再度证明，许多作家的想象力不仅可以细致地

复活底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良知和文学才能时

常敦促他们摆脱世俗势利之见的拘囿而投入底

层。”［２］他首先肯定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能力，

并且提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

幻觉，在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中提炼和解读底层

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是一种很好的叙

述方式。

《狗崽王三》以一种纯粹的底层经验的自我展

示的面目出现，小说的叙述者并非知识分子，而是

一个典型的底层人物，故事以人物的自述展开。作

者的“代言”是一种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

思维方式的“代言”。从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语言

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极力避免知识分子式的指点江

山的语气，而是潜入底层社会的自身存在中，设身

处地体验底层人真正的感受，让叙述者的话语、认

知、情感与其平凡的身份、知识水平相符，从而使底

层经验以平视的视角呈现出纯粹自我展示的风范。

正如王晓华提出的“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

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

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３］

小说通篇都是来自底层的人们才能说出的朴

实无华的话语，不论是狗崽所崇拜的父亲，还是狗

崽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所有的智慧仿佛都来

自古老的传统，他们往往在表达自己的见解之前，

习惯以“老话说……”开头，仿佛古人的言论才是智

慧的源泉，而他们自己的言论没有“老话”的支撑就

无以取信于他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使

他们不能准确地说出历史人物的名称，不能完全地

理解社会变化的实质。因此小说中经常看到“有个

了不起的人，叫什么来着，忘记了”“我听得半懂不

懂，当然，更学不全”之类的明显表现出叙述者低下

的文化水平的语言。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简单的

二元对立的是非观，他们对人对事的评判通常只用

对与错、美与丑、聪明与愚蠢等简单的词语，再进入

深入一点的思考，叙述者狗崽就只能用“我偶尔想

到一些高深的事儿，都只有天能够回答”这样的话

来搪塞自己和读者。尽管在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

和渲染景物、氛围的时候，叙述者偶而会露出一些

文人习气，但总的来说，在叙述者的语言上，我们看

不出与底层大众的隔阂，仿佛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坐在你的面前，向你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的一生。这

种用第一人称视角对人物的底层经验进行自我展

示的代言方式，显示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之真

切。他不以知识分子为尊，而是将自己与底层民众

放在同一平面，站在他们的背后诚实地为他们代

言，以自己文字替没有话语权或者没有能力表述自

己的底层人民发出真实的、诚恳的、有力的声音。

二

底层文学的兴起，“彰显出作家直面现实的道

德良知”。［４］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是

体现作者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标志，不过在底层创

作中存在着一些作者抢占道德制高点，而以书写底

层为工具来宣扬自己的道德化的文学立场的倾向。

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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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作家们的主体精神里，

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某种情感化的道德立场———同

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

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５］在不少的底

层文学作品中，确实存在这种通过表现苦难、悲哀

与绝望去彰显作者的道德良知，仿佛笔下的人物越

苦大愁深，越能表现作者的道德水平的现象。这种

道德先行的创作动机，导致了以苦难叙事为噱头，

只有概念化、类型化的受苦难底层人民形象而没有

对人物灵魂的关切，只有对社会黑暗现象机械地罗

列而没有对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生进行典型化处理

的作品的出现。

从《狗崽王三》这部作品中，完全读不出创作主

体对于道德立场的先在追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

主人公王三立体、丰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形象刻画。

这也正符合批评者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期望：“作家

们在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时，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创

作主体的道德安抚，而应该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内

部，从艺术的丰富性上激活他们的生命质感。”［５］

狗崽这个人物是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在自

我叙述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由于叙述视角的限

制，作者不便于在叙述中加入过多的主观感情与评

价，但狗崽的形象却不依赖作者主观化的评点而存

在。这个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体现在他让人不知不

觉中从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让人对他由轻蔑到认

同再到欣赏甚至崇敬。一出场，狗崽是以低贱的形

象示人：吮吸母狗的奶水长大，以狗为养母，因此一

身“狗气”。他的认知与作为为普通人所不齿：读书

时，他厌学贪睡；高考时，他骗取家里的报名费跑去

摸鱼；挣钱时，又因贪图轻松而去卖假药。随着时

间的推移，狗崽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职工，并且

爱上自己的工作，本本分分地诚实劳作。渐渐的，

狗崽这个人物身上的大忠、大义、大爱和至孝慢慢

地显现出来，让人不得不为他折服：得了“孝子”的

虚名后，他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孝子；为了心爱

的女人，他可以舍弃一直追求的男人的骨气而悄悄

地流泪；为了兄弟的义气，他可以挨打忍痛直到昏

迷也一声不吭；为了正义的伸张，他敢于与恶势力

进行你死我活的抗争。在狗崽平凡的自述中，渐渐

生出一种小人物的英雄主义，其气势甚至不逊于关

羽刮骨疗伤、荆柯只身刺秦，让人油然生出一股敬

佩之意。他的身上融合贯穿着湘潭人的一种文化

性格：霸蛮。狗崽多次提到湘潭的文化名人毛泽

东、曾国藩、彭德怀等，他为他们自豪并以他们为榜

样。同时，这样一位硬汉也有侠骨柔情，让人为之

动容。狗崽这个形象是立体的、丰富的、生动的，作

者并未对他进行刻意贬低和刻意拔高，也没有在人

物身上寄予过多的道德诉求，而是还原生活的原

貌，让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站出来叙述自己，表现出

作者对底层人物真正的同情和尊重。

同时，《狗崽王三》中体现出来的道德观也是朴

素的、自然的，小说宏扬的是生长于民间传统的、植

根于底层人民心目中的最普通也最广泛的道德标

准。如对张叔玷污自己继女的行为以“吃屎”来形

容，厌恶之感不言自明；对船主恶意欠薪的行径，狗

崽和兄弟们都愿以命相搏，显示出“欠债还钱，天经

地义”的朴素道德判断；对狗崽和张华卖假药挣钱

的行为，狗崽和张华父母都很支持，因为在他们的

道德观里，“自古以来，只有杀人放火做贼才犯法”。

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并没有站在启蒙者的高

度，以道德上的优越感对人物做是非美丑的直接评

价，也不对他们做道德崇拜式的拔高，而是以底层

人物自己的语言呈现底层人物自己的逻辑，其道德

评判真实与自然。

三

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兴起的原因，孙培云认

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构成底层文学兴起的宏

大社会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底层文学的出

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危机在文学中的反映。”［４］上

世纪９０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
家经济实力得到迅猛发展，但同时，经济体制的巨

大变化也使利益分配方式产生相应的调整，在一部

分人成为市场经济弄潮儿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

体制所抛弃，成为改革的牺牲者。社会分化日益加

剧，“现代化”阵痛日益严重，新的底层逐渐形成，他

们的痛苦与无奈引起了有良知的作家的关注，并为

之著书立言。“底层文学”并非是新世纪以来才产

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分析了底层文学从白话文实

行以来在中国社会中近百年的流脉之后，晏杰雄提

出：“从文学流脉看，真正的底层叙述应是以社会变

革为背景的底层文学。”［６］因此，底层文学的内涵是

丰厚的，范围是广阔的，它从未从现代白话文学中

退场过。社会变革时期，会产生新的被压迫的底层

民众，因此也就会有相应的底层文学产生。

《狗崽王三》正是这样一部以社会重大改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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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反映在改革中沦为牺牲品的底层人民生活

的小说。小说时代背景跨越４０年，从３年大饥荒
时期进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与经济

转型的新时期。在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幕布的舞

台上，历史与政治的宏大背景像是一只无形的手，

在暗中支配着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作者通过小人

物的命运变迁，让人们反思社会变革对生活所带来

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文革时，人人批斗知

识分子，学生从此不认真学习了，一代人的志向和

前途被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消磨殆尽；改制后，国

有企业日渐衰微，私营企业雄起，一代人在人到中

年时被体制无情抛弃，生活困苦。与此同时，腐败

兴起，有权有势的地头蛇仗着地方行政机构的保

护，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害得他人家破人亡而

自己却生活极尽奢靡。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从

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出发，以人物命运的转折来反映

社会的变化、时势的变迁。

宏观历史事件成了小说中人物命运转折的重

要原因，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国有企业的纷

纷垮台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对狗崽一家、表姐

一家、张花一家的影响的都是巨大的。原先风光的

国营企业如船舶厂、毛纺厂、卵石厂纷纷衰落，以企

业为家、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自豪的狗崽、张花、张

华等人在极不情愿之中眼看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

或是倒下或是被并购，国企职工只能感叹“以前是

相信，昨天是希望，今天是失望，明天，肯定是绝

望。”而他们最终也由衣食无忧的国企工人沦为社

会保障对象、自负盈亏的小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的打

工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掀起了“下海”之风，原

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表姐夫妇也做起了船舶制造

商。但由于黑心船主的拖欠工资，原本干劲十足、

充满希望的工人们由于积怨而一时冲动，变成了杀

人凶手；表姐家破人亡，狗崽则由于刺伤船主而锒

铛入狱。

关怀大众、针砭时弊是中国文学从未中断的传

统。《诗经》中的怨刺诗，杜甫的“三吏”“三别”，明

清小说中的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五四新时期的启

蒙文学、问题文学，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新中国的

工农兵文学，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

学、寻根文学，再到新世纪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

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描写了中国社

会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继承并发扬着“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追求，表达自己对

时代的关注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而真正“为时而著”的作品，都是作家倾听

时代的足音，把握时代的脉搏，用心去感悟时代的

产物。楚荷的《狗崽王三》正是这样一部“为时而

著”的作品，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物的命运

沉浮和灵魂之痛。

《狗崽王三》是楚荷进行底层叙事的又一成功

之作。作品形式上没有过多的求新求异，作者对自

己所观察到的社会百态进行了准确真实的记录，对

笔下的人物倾注了深刻的同情。与五四文学一样，

这样的底层文学也是为着表达作者对底层社会的

关切和“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作者却没有以道德

的审判者自居，而是以内化了的底层平民视角平实

地叙述社会众生百态。小说在展示底层社会真实

状况的同时，也不忘对孕育出小说人物的社会环境

进行本土化叙述。这体现在作品对湘潭本土的文

化名人、方言土语、民风民俗、城市沿革和湘潭人独

特个性的叙述上。鲁迅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本土化、民族化的底层叙述，为小说的底层叙

述增添了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内涵，也体现了

作者对小说叙述的地域化、个性化、多样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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